
肇事者被关在一间临时租用的小平房

里，它的一条后腿因为骨折只能侧卧着。我

蹲下身来抚摸它的脖子，用最舒服的力度，

从上到下，一下又一下，再顺手抓起一把宋

赛刚刚割来的青草递到它的嘴边。它的眼睛

并不看我，身体一动不动，好像在蔑视我的

存在。要不是偶而眨眨眼，或摇摇头摆脱叮

在它鼻孔上、眼角上的苍蝇，它俨然就是一

具蜡像。我隐约从它的眼神里读出些许的哀

怨来，它是在用绝食来抗议主人对它的遗弃

吗？

这是一头牛，一头老挝牛。招领启事已

贴出去三天了，还没人来认领。

一年前，我辞去云南省某大学辅导员职

务，在老挝万象创办了一家跨境电子商务公

司。合伙人是一位会讲汉语的老挝女孩，叫

阿眉，毕业于云南省一所经贸外语职业学

院，二十七八岁，人长得比较出众，是老挝人

中的“哨———按姆”（老挝语“美女”）。如果只

是看她的照片，你会觉得她是个中国人。但

是见了真人，仔细看她的肤色，还是能看出

细微的差别来。阿眉的父亲在万象是厅局级

干部，在外事部门工作。她也已名花有主，丈

夫是本地的公务员，公公在公安系统也是个

厅局级干部。阿眉的父亲本来要她毕业后也

到政府外事部门工作的，她却选择自由职

业，做了几年的汽车贸易。我去万象考察，在

朋友聚会上认识的阿眉。阿眉那天因为做成

了一笔工程车生意，高兴得心花怒放，一口

气喝了好多酒，我从来没见过像阿眉这样娇

小的女人，竟然能喝十几瓶啤酒。阿眉的汉

语讲得并不太流利，但是她人很诚恳。说起

合伙创办电子商务公司，我和阿眉一拍即

合。

招聘员工时，我只招了一个懂老语的中

国女孩小陶做翻译兼会计，其余都是青一色

的老挝人。招聘那天，我亲自坐镇，阿眉和小

陶做翻译。在应聘者中，我发现叫“咪咪”的

女孩竟然有好几个，最后被录用的就有三个

“咪咪”。为了能分辨得清，征得阿眉和三个

“咪咪”本人的同意，我们帮她们改了名字

（在公司里要叫新改的名字）。两名客服员都

是女的，一个叫诺以，另一个叫咪咪，我们就

让咪咪顺着“诺以”改叫“诺米”，她欣然同意

了。分检员里有两个叫咪咪的，我们让一个

咪咪叫阿咪，另一个因为是投递员宋赛的女

朋友，我们就叫她宋咪。两个男投递员，学历

都比较低，一个叫 Kam（老挝语“金子”的意

思），27 岁，我们叫他康迈，另一个叫宋赛，23

岁。

康迈是个越裔后代，祖父那一辈来

到老挝。他和阿眉小时候是邻居。阿眉

介绍他来公司，完全是看在他已去世的

父母面上。阿眉小时候，康迈的父母特

别喜欢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不给康迈

也要给阿眉。本打算娶阿眉做儿媳的，

怎奈康迈不学好，从小抽烟喝酒，好吃

懒做、小偷小摸，变成了一个小混混。父

母一死，家里就剩他一人，过着像乞丐

一样的日子。阿眉招他进来，也是希望

他能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变得好起来，真

正成为一块“Kam”。但是康迈并不争

气。投递员的工资是送的多挣得就多，

宋赛每天骑着摩托车突突突来，突突突

去，可以送出去 30 单以上，每天的收入

少说也在 12 万老币，合人民币 100 元

左右。而康迈不是迟到就是旷工，工资

还拿不到宋赛的一半。没出半个月，他

借口自己的摩托车坏了，要换到分检员岗位

上去。其实他是想天天看见客服员诺米。诺

米今年二十岁左右，祖上有法国人的血统，

皮肤出奇的白，尖尖的下巴，怎么看也不像

老挝人。她是三个“咪咪”中长得最漂亮的。

康迈老想跟诺米套近乎。阿眉又一次为康迈

求情。正好分检员宋咪也想和她的男朋友宋

赛一起去做投递，我就让康迈和宋咪交换了

岗位。没过多久，康迈又是经常喝得醉醺醺

的，还偷公司的东西，比如女鞋、女包和家用

微型小电器等。这是诺米告诉我们的。康迈

为了讨好诺米，偷了东西送给诺米。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诺米不仅不领情，反把康迈偷

来的赃物交给了我们。我毫不犹豫地开除了

康迈。

外省的单子逐渐多起来，我们就买了辆

五菱面包车，供老实肯干的宋赛和宋咪送货

用。康迈走后，回来找过几次诺米，诺米根本

不搭理他。好长一段时间，大家再没看见过

康迈，有人说他到外省打工去了。只有宋赛

无意间说到，一天下午他送完最后一批货，

宋咪回家了，他正要把车送回公司，康迈脏

兮兮地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上了他的五菱

车，坐在助手位置上，看看这，摸摸那，还求

宋赛让他练练手，宋赛没有答应。

万象市的街道比较窄，所以这里骑摩托

车的人居多，老挝人骑速也快，经常横冲直

撞地超车。上个月，我们给五菱车安装了行

车记录仪。就在三天前，这个记录仪算是给

我们立了功。这天一大早，宋赛一人送货，车

开出城区，刚上了一条新修的公路，突然从

右边的树丛中窜出一头牛来，横冲到五菱车

前面。宋赛紧急刹车，被撞倒的牛已贴着路

面滑出去七八米远，车头完全被撞瘪了……

事情发生时，我正在昆明参加 GMS 跨境电

商合作平台企业联盟会议。接到宋赛打来的

微信电话，我让他马上通知阿眉到现场去。

阿眉来到了现场。车是彻底趴窝了，而

那头幸运的牛，不但活着，除了后右腿骨折、

有几处皮毛被蹭了点小外伤，它竟然还能站

立起来，一颠一颠地走动。阿眉没有让老挝

交警介入。虽然撞车的是老挝牛，开车的司

机也是老挝人，但车牌是中国的，这就很麻

烦了。在交通事故处理方面，老挝警察偏袒

老挝人，这虽然不符合法律，却是老挝警察

的一贯做法。警察借交通事故牟利的事很

多，尤其是碰到这种事情的外国人，你别幻

想着交给警察处理会比较公平，他们甚至会

让无责任一方的外国人当“冤大头”的。阿眉

果断地叫来一辆吊车，把受损的车拖到路

边，又开着她的车到距离事故现场最近的村

子里把村长找来了。村长仔细看了看我们的

行车记录仪，说责任不在我们。阿眉要求把

这头牛拉到村里，让村民们来认领，再仔细

查找一下原因。

第二天，我由昆明飞回万象。我和阿眉

一起来到村长家，我带给村长一点中国的小

礼物，对他主持公道表示感谢。村长说，牛不

是他们村的，如果找不到失主，就把牛卖掉，

钱归我们自己，以减少车的损失。我和阿眉

交换了意见，想再等三两天，就让人用小型

平板车把牛拉回来，放到临时租用的一间房

子里。一时找不到兽医为它治疗，就先由宋

赛每天喂些草料。

贴出招领启事后的第五天，一个又黑又

瘦的中年男人找来了。那头牛看见他，

“哞———”地叫一声，趔趔趄趄地站起来，他

急忙迎上去扶它。中年男人来自外省，说一

周前他在集市上卖牛，偶然遇见了康迈，他

们以前认识。康迈告诉他，这头牛拉到万象

能卖双倍的价钱，并答应帮他卖牛。他还在

迟疑，康迈留下一个电话号码就把牛牵走

了。此后一周，他始终没打通康迈的电话。

康迈？……我正思忖着，宋赛忽然想起

一个细节：牛与车相撞之后，从牛冲出来的

方向，模糊地看见有一个人影闪进了树荫

里。中午的阳光很刺眼，看不清那个人的脸，

他“哎”了一声，人影却再没有出现。

难道这个人会是康迈？我问宋赛，康迈

知道我们安装了行车记录仪吗？

好像不知道，宋赛清楚地记得，那天康

迈坐在他的车上，当时还没有装行车记录

仪。

你是先看见的这个人影，还是先跟我通

的电话？我又问。

宋赛回答，我先与您通的电话。

宋赛也在分析，他在与我的通话中说，

行车记录仪有拍摄的出事视频，不是我们的

责任。这话是不是被那个人听见了？

想以牺牲一头牛为代价制造一起事故，

狠狠敲诈我们一下？我这样猜测，但不敢肯

定这个人就是康迈。

我们把牛还给了外省的中年人，又把被

撞坏的车拖到老挝人开的汽车修理店，修理

费花掉了 1000 万老币（相当于 8000 元人民

币）。

康迈一直没有露面，公司的员工也没人

再看见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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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一弯残月，几上半杯清茗，耳边琴韵悠悠，

从书中缓缓走来一袭清影……辨不清是颦儿，还是

宝儿，不知是梦，还是幻，读久了红楼，总是纠缠其

中，任它古曲轻扬，由它泪光点点，总也走不出那一

种怅然。在静谧的夜晚，铺素笺几页，燃心香几瓣，

携着对红楼的缱绻，书写这一世的痴魇。

那些人，那些事，住在大观园，也住在人心里，

任时光荏苒，任斗转星移，依然在那里。

暮春，繁花落，芳菲尽。冷雨敲窗，愁绪满怀，清

泪暗洒，谁解颦儿呜咽之痛？咏絮之才实堪怜，莫怨

东风当自嗟，风过，花落，泪痕依稀；凝眸，残红，愁

肠百结。同是离恨天上人，同堕繁华轮回路，浮生惘

如故，不知归何处。花开时节，瞬间惊艳，谁能惜？花

落霎那，断肠之音，谁能慰？

炎夏，滴翠亭，彩蝶舞。扶摇翩跹，莲步轻翘，香

汗微染，谁知宝儿灵动之美？海上仙方凝冷香，任是

无情也动人，冰肌，玉容，不过尔尔；金也，锁也，终

是诀别。既有此生金玉缘，何须前世木石盟，古今纵

横谈,徒留半世恨。红麝添香，金簪蒙尘，谁能解？雪

落无痕，高士无言，谁能抚？

素秋，芍药茵，红香圃。团团簇簇，叠叠落落，醉

态可掬，谁懂云儿湘魂将逝？霁月光风耀玉堂，只恐

夜深花睡去，名士，风流，英豪阔大；妙令，男装，云

散高唐。若兰仙郎今何在，白首双星各一方，玉烛风

里泪，晶帘隔月痕。食蟹赏桂，割腥啖膻，谁曾忘？绮

罗富贵，展眼斜晖，几多散？

寒冬，风已急，雪欲来。雪扑帘栊，梅映红妆，双

艳即景，谁悟琴儿明月一梦？幽梦冷随红袖笛，前身

定是瑶台种，凫靥，碧纱，独享娇宠；咏梅，怀古，才

情俱佳。桃枝桃叶总分离，流水空山有落霞，枝疏花

正艳，不解伊人怨。琉璃世界，江南江北，谁可比？梅

君之骄，不过一梦，何须聚？

来年……还有来年吗？

残月依旧，清茗半温，花落无声，那个年少轻狂

的他，那个风流不羁的他，那个淡薄豁达的他，那个

历经繁华又最终落魄的他，拂手燃亮青灯，阅尽尘

世沧殇，用泣血之泪，忧忧地挥洒满纸痴缠，曲曲折

折，婉转凄清，一曲葬花吟，袅袅萦指，缕缕绕肠，唱

瘦了多少人的柔情与哀伤；一阙女儿诔，悲愁似云，

惨淡似雾，道出了多少次的悲欢与离合！

那些人，那些事，留在红楼里，也留在人心里，

任烟波浩渺，任陵谷沧桑，依然在那里。

秋爽斋里，同咏海棠，蕉下之客结社；一支梦

甜，“门盆魂痕昏”聚；珍重芳姿，蘅芜之君夺冠。风

流别致，含蓄浑厚，风情各展入诗卷,人情遭际终成

谶。

藕香榭里，桂花堕蕊，引来游鱼唼喋；花阴柔

和，针穿茉莉成串；垂柳婀娜，滩头鸥鹭嬉戏。庭院

深处，你我对饮，对菊咏菊叹残菊，讽蟹讽人讽世

事。

芦雪广里，槿篱竹牖，推窗便可垂钓；棹雪而

来，竞相即景联句；脂粉香娃，酒肉换来佳吟。茅檐

土壁，匝地琼瑶，风脉雨潇雪漫漫，寻春问腊乞红

梅。

怡红院里，连理花开，却是妒雨相催；又见桃

红，水流花飞梦落；荼蘼争瑞，故园已成索寞。群芳

夜宴，百花送春，伤怀寂寥奈何天，镜花水月终成

幻。

衰草，枯杨，人去，楼空，蛛丝绕雕梁，此情只可

成追忆。

暮霭氤氲中，一盏玻璃绣球灯浮荡飘舞，它仿

佛在浅吟，在低唱，唱不尽的一世情缘，吟不尽的一

世牵念。红楼一梦终是梦，梦里梦外梦难醒，梦里繁

华，梦外沧桑，梦时沉醉不复醒，醒时痛悔已出梦，

解不透的满纸荒唐，悟不了的辛酸之泪，是留给世

人的那个谜，就这样一直让人悬悬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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